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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跨国移民时代的到来向加拿大长久以来实施的多元文化教育政策提出了新的

挑战和要求。研究者对当前加拿大公立学校官方课程所表现出来的欧洲中心主义、国家身

份均质化和赞颂式多元文化等弊端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性分析，为重新审视多元文化教育提

供了不同的视角和观点。在跨国流动性日益增强的趋势下，研究多元文化教育如何影响跨

国移民及其子女的身份认同、文化适应和社会融合等问题，有必要运用跨国主义和跨文化

主义理论框架对现有课程作出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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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流动性对移民的身份认同和文化适应
等概念提出了质疑和挑战。在新的流动范式下，
关于移民身份认同和文化适应的研究早就超出
了方法论上的国家主义框架，而代之以跨国主
义理论。当前，对移民的定义与理解发生着新的
变化，越来越具有 “跨文化” 的特征。虽然移民
身份的流动性和跨文化性倾向日益增强，但加
拿大公立学校官方课程②却很少关注到跨国主
义和跨文化主义理论，本质上仍呈现出欧洲中
心主义、国家身份均质化和赞颂式多元文化主
义等弊端，总是试图将那些与主流范式不同的
价值、规范和行为标准化。基于学界对加拿大公
立学校官方课程的批判性观点，提出了以跨国
流动性为背景的课程改革方案，即以跨国主义

跨国移民时代加拿大多元文化课程建构①

——基于跨国主义与跨文化主义 
余蓝1，郭世宝2   

（1.北京语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部，北京 100083；2.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教育学院）

和跨文化主义理论为框架，构建一个更具包容
性和公正性的课程体系。

一、跨国移民时代的表征与挑战

(一)“跨国移民”的定义及其活动特征

随着现代交通和通信技术的进步，尤其在
全球化语境下，移民跨越国界的政治、经济、
文化活动及其影响表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
最典型的是移民的经历和生活并没有被严格
限定在母国或移居国，而是经常穿梭在母国、
移居国甚至其他国家之间，同时介入多国的社
会生活和文化交往。这显然已经超越了传统
意义上对移民的理解，不再局限于迁往国外
某 一 地 区 永 久 定 居 的 人 。 尼 娜·戈 里 珂·席 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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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na Glick Shiller） 等首次提出了 “跨国移民”
（transmigrant） 的概念，指出这类移民不只与一
个国家有联系，而是频繁地与两个或多个国家
互动，在多重联系中塑造新的公共身份认同。席
勒等认为跨国移民不再是 “连根拔起”，而是深
深扎根于移居国，融入当地政治、经济和日常生
活之中，构建并维系着自己在移居国的社会关
系，并以各种形式影响着移居国，与此同时他们
也维持着与母国的多重联系。[1]“跨国移民” 这
一术语被用于描述移民复杂的、循环的跨国流
动现象，即 “多次、循环往复的移民行为，而不
是从一个定居空间到另一个定居空间的单一
旅程”，它 “颠覆了旧有的单向移民路径，并将
跨国移民理解为在多个地方、国家之间频繁寄
居”。[2] 席勒等还指出导致当今移民定居在全球
化资本主义中心国家但又过着跨国生活的因素
包括 ：一是以资本积累的变化形式为基础的全
球资本重构，导致了劳工输出国和接收国社会
经济环境的恶化，以至于没有哪一国是安全居
住的地带 ；二是美国和欧洲的种族主义引起了
新移民及其后代的不安全感 ；三是母国和移居
国都要求移民的效忠。[3]

就世界范围而言，要清晰地捕捉跨国移
民流动的范围、规模及趋势存在相当大的困
难，原因是国家之间和移民群体内部均具有极
大的复杂性差异。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简称OECD） 年度报告的总结可
见 ：流向 OECD 国家成为永久性或临时性移民
的人数在持续增加，2001年至2011年在人口继
续增长的 OECD 国家中，移民平均占总人口增
长的 40% ；来自东欧和亚洲的移民继续占据主
导地位，特别是以内部自由流通为特征的欧洲
经济区 （European Economic Area）2011年移民
数量增加了15% ；高技术移民由于在教育、技能
和资源方面拥有优势而在过去 20 年里增长迅
速 ；而 20% 到 50% 的移民在他们到达后的 5 年
内就离开东道国，要么回国要么移居第三国，
造成移民再次迁移的主要原因包括未能融入
东道国、个人希望返回本国、实现储蓄目标和
本国开放就业机会等。例如，从2009年到2011

年，受经济危机影响最严重的南欧国家 （如希
腊、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 流出的资金增加
了 45%，而许多国家也在积极采取措施鼓励已
经海外移民的技术人员回国工作。相关数据显
示，OECD 国家的海外出生人口在 2011 年占总
人口的12.5%，10年间增加了约3000万人 ；在
接受移民最多的国家中，如澳大利亚、加拿大、
德国、美国和英国 2013 年海外出生人口占总
人口的比例分别为26.8%、20.6%、13%、12.9%
和 11.5%。可以预见的是，随着跨国流动现象
变得频繁和复杂，OECD 国家的人口结构在今
后几年会呈现出更加多样化的趋势。[4] 对此，
马丁·布罗克霍夫 （Martin Brockerhoff）、斯蒂
芬·卡斯尔思 （Stephen Castles） 和马克·米勒
（Mark J. Miller） 概括出了跨国移民的六大趋
势，即全球化、加速化、差异化、女性化、政治化
和移民过境迅速增长，并指出这些趋势凸显了
移民潮和全球化背景下经济、政治和文化变迁
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受到来自各种
经济、社会和文化背景的移居者的影响，而各种
类型移民的国际化流动在所有国家及地区都变
得更加频繁和普遍，传统的移民国家正在变成
移民和移入者的 “过境之地”。[5]

( 二 )文化及身份认同的观念遭遇挑战

对于跨国活动会减缓移民被接收国同化过
程的担忧论调，亚历桑德罗·波特斯 （Alejandro 
Portes） 作出的回应是，跨国活动可以 “为接收
社会提供一种不同于传统同化模式的社会经
济和政治适应方法”，实际上可以帮助移民者
更成功地适应文化。[6] 这种新的移民范式与全
球化进程有着深刻的互为因果的关系。移民的
跨国流动也带来了其文化及身份认同的动态
性和不确定性，他们被认为是嵌入在一种变动
的领域中，其身份认同越来越具有跨文化的特
征，以至于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呈现出一种混合
化的倾向。格罗苏·露西娅·米哈埃拉 （Grosu 
Lucia Mihaela） 提出跨国主义使文化边界和身
份认同变得容易渗透、混合且具有对话性，移
民者不再被认为有义务定位于既定的、单一的
文化或与其保持关联。[7] 郭世宝也认为跨国移
民具有多元化的公民身份，承认移民与特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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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价值观、语言和其他文化习俗的多种归属
关系，并进一步鼓励形成多种途径的归属感。[8]

对研究者而言，要理解当今全球化背景下人类
社会文化的变迁，需要重新审视甚至突破传统
以民族国家为视角的方法和理论，以一种动态
的、联系的、整体的视角来探究跨国流动性对跨
国移民的身份认同、文化适应和社会融合的影
响。

二、跨国移民背景下加拿大多元文化
课程弊端

加拿大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取消了对有
色种族的歧视和限制性移民政策。移民对加拿
大的经济增长、社会治理和多元文化作出了重
要贡献，并使加拿大成为现代移民国家的典型
代表。种族、语言、文化的多样性成为推动加拿
大实施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历史与现实原因，
表现在教育领域即要求加拿大公立学校官方
课程应体现文化的多样性，尤其是要注重对移
民及其后代的教育。在新流动范式下，学者们
指出移民活动造成了学校课堂的多样化 [9]，移
民儿童和青少年有着复杂的、多层次的跨国背
景 [10]，然而公立学校的官方课程却未能对跨国
主义的发展作出及时的反应 [11]，课程研究也不
能回避正在发生的全球历史变化，即民族国家
边界渗透性的扩张 [12]。

(一)欧洲中心主义

受跨国主义和跨文化主义进程的影响，加
拿大课堂中有许多拥有不同经历的学生，然而
公立学校官方课程却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教师
和学生的经验性知识。课程充其量是在寻求一
种表面上的文化多元性，在实践中却仍然坚持
着以欧洲为中心的、单一的、正统的国家文化，
它非常大方地将次等的 “他者” 包容其中。[13] 有
学者指出，对于早期殖民者而言，学校教育是
他们开始对所殖民的 “他者” 进行文化和心理
从属化的重要媒介之一，“他者” 被认为是 “低
等的” “传动的” “落后的”。因此，学校课程明
显具有对差异的同化和中和的目的。[14] 以上学
者认为殖民者是在所定居国家将学校课程变
成实现教化使命和强化欧洲优越性的工具。还

有一种观点认为不同种族群体 （如亚洲人和黑
人） 对加拿大国家建设作出的贡献不仅没有得
到充分体现，甚至还被歪曲。[15] 梅伦尼萨·阿里
（Mehrunnisa A. Ali） 就指出，虽然安大略省的
历史课程中赞美了白人的贡献，但在很大程度
上却忽视了中国工人对加拿大铁路建设和其
他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贡献，这种以欧洲为主
导的学校课程严重破坏了那些在加拿大社会
中不属于统治人种、文化和种族群体的身份与
知识。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等省份，其他国家的
历史在社会学课程中大范围缺席，而在全球化
时代下这种全球性视角对理解跨国流动性是非
常重要的。[16] 因此，虽然学校课程声称是多元文
化价值体系的一部分，但实际上却在重建并改
变着移民的种族认同、阶级意识和身份归属感。

( 二 )国家身份均质化

亚塔·卡努 （Yatta Kanu） 认为加拿大的
“课程想象” 是与国家主义论述相调和的产物，
国家主义论述通过强调共同语言、共同历史和
共同文化宣传斯图亚特·霍尔 （Stuart Hall） 所
谓的 “文化均质神话”，从而沦为 “意识形态同
化和均质化” 的工具，它的作用是中和那些与
该国主流规范 “不同的” 价值、规范和行为，使
个人 “符合国家公民身份的单一想象”。[17] 阿里
研究了加拿大跨国学生所学习的课程后，指出
当前安大略省社会学课程重点教授的是国家主
义的同质化理想和加拿大在全球事务中的作
用。凯西·比克莫尔 （Kathy Bickmore） 在分析
了社会学、历史、公民学和语言艺术学中与公民
教育相关的国家主义论述之后，认为由于加拿
大人口多样性和跨国性的加深，使现在一些省
份的公民教育课程在形式上提倡多重的、多样
性的来源和视角，但实际上并未让学生对不同
群体经受的社会不公产生批判性认识，也未能
对阶级权力关系作出细微的解读。为了适应全
球化，加拿大学校中的国家与公民教育具有多
样性的需求，而这种需求与国际流动性存在着
矛盾。乔治·理查德森 （George H. Richardson）
和劳伦斯·阿尔伯特 （Laurence Abbott） 指出加
拿大学校课程在试图解决跨国流动性问题的同
时又强化了国家主义视角。[18] 正如比克莫尔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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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即使加拿大学校课程中所涉及的跨国问题
和观点比过去多了，但它对其他国家和人民以
及对战争等全球化问题的产生原因和影响的忽
视与刻板印象也加重了。

( 三 )赞颂式多元文化主义

1971 年加拿大将多元文化主义作为一项
国家政策，并在1988年推出了 《加拿大多元文
化法》，这使多元文化教育成为加拿大公立学校
官方课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也有人
批评这种多元文化教育只是在表面上赞颂具体
的活动、民族歌曲、舞蹈和仪式，并设想置于这
种文化活动中就能让不同族裔群体培养自身对
文化多样化的敏感性和理解力。肯·蒙哥马利
（Ken Montgomery） 指出这种对多元文化教育
赞颂式的导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基本上将少
数族裔文化群体置于从属地位，没有真正涉及
或深刻改变不同人种、种族和文化群体之间的
权利关系。例如，在安大略省和马尼托巴省，中
级社会学课程几乎没有关于加拿大年轻人复杂
的跨文化身份和多重附属性的批判性内容。即
使课程中讨论历史种族主义和歧视，所传达出
的主导信息也是国家凝聚，暗示着社会阶级和
不平等是过去的问题，现在已经明确解决了。所
以，官方多元文化主义的成功通常指学校课程
能够控制、限制并管理差异，使加拿大国家回避
民族文化和种族多样性。[19]

上述内容尚不足以囊括对加拿大学校多元
文化课程的所有观点，但或多或少能反映出整
个加拿大跨区域背景下存在的共性问题。这种
批判性的讨论意在强调在教育政策、课程设计
与实施过程中，应当考虑到跨国和跨文化学生
群体，并为其制定创新性的多元文化教育课程，
使所有学生认识到多样性的价值，并为自身成
为参与全球化的世界公民作好准备。

三、基于跨国主义与跨文化主义构建
多元文化课程

(一)跨国主义与跨文化主义的理论

20世纪90年代，跨国主义的概念被引入移
民研究领域，为理解现代移民提供了一种新颖
的分析方法，前文所提社会学家波特斯对此作

出了很大贡献，其认为以个人历史和活动为出
发点的研究是 “了解跨国主义制度基础和跨国
主义结构影响的最有效方法”[20]。传统的社会学
理论则认为民族国家指有边界的领土，在语言、
文化和民族方面具有同源性的特点。[21] 有些结
构功能主义范式的社会学家，如席勒就指出这
种将国家文化想象为界限分明的类别，反过来
又将主导的权力关系和种族或民族阶级具体
化，将其作为国家文化的自然推论，而不是作为
不平等甚至经常是产生暴力的历史根源。[22] 跨
国主义为国家地位这类界限分明的概念提供了
一种替代性的方法和框架，这在理解边界和国
家身份方面是一个重要的转变，它引发了对正
统的同化理论和社会凝聚力的质疑，如所谓的
“身份团结”。在这一框架下，移民人口是流动
的，同时在源社会和定居社会具有多重身份，而
且身份本身被折射为分散的权力关系和社会阶
级之间不间断的谈判。由于跨国移民来自不同
的阶级背景，具有不同的人种和种族定位，他们
创造了新的文化和社会空间，有选择地同化、合
作并发展自己的身份类别。因此，跨国身份的形
成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身份不是单一
的，而是多重的且不断进化的”[23]。很明显，这种
对移民的理解严重挑战了国家政策以及在已有
可辨别的、静态的文化身份范式下将移民公民
权制度化的努力。

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文化主义这一概念
也越来越流行，对跨国移民及其流动身份的研
究通过跨文化主义的框架得到了进一步细化。
马尔万·克雷迪 （Marwan M. Kraidy） 认为跨文
化主义与跨国主义一样，在文化主义加上前缀
“跨” 指的是跨越空间和国界的活动，指对不同
文化及其关系的综合动态理解。[24] 欧蒂斯·法
尼亚 （Ortiz Faña） 对跨文化主义这一概念进行
了发展，认为它不仅指从一种文化转换到另一
种文化中，也不仅指对新文化的简单习得，而是
包括对过去文化的反对以及与现在文化的通约
两个同时进行的综合性过程。[25]

虽然加拿大等国家将多元文化主义作为
一项政策，但它实际上并没有促进反而阻碍了
移民融合到加拿大社会中。因此，许多学者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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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跨文化主义是一个比多元文化主义更可行
的框架，提出一个人的文化是多样且流动的，
提倡打破边界的跨文化框架，反对单一的传统
文化，认同世界主义公民。他们认为跨文化主
义是一个文化融合的过程，发生在不同文化的
频繁流动和相互作用之中，是 “个人和社会将
不同的文化生活方式融合到新的动态的文化
方式中的过程”[26][27]。跨文化主义与多元文化主
义不同，因为后者往往将不同文化作为独立的
实体，研究不同文化中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然
而跨文化主义的支持者们认为所有文化本质
上都是混合的、有关联的、可以相互转化的。艾
伦·贝瑞 （Ellen E. Berry） 和米哈伊尔·爱泼斯
坦 (Mikhail N. Epstein） 指出跨文化主义会形成
一个反身身份，即人们会与自己的文化泊岸主
动拉开距离，并 “对自己的文化身份和假设进
行自我批评”[28]。

( 二 )构建多元文化教育新课程框架

在全球化时代，流动性和移民活动应被当
作多方向的过程而被重新思考。在这一过程中，
移民跨越地理、文化、国家和语言界限，其多种
身份及归属性都会体现在个人的经历之中。学
校教育作为身份形成的主要地点，必须认清个
人的跨国和跨文化事实，并对他们的身份是否
已经刻上了权力不公平和结构性暴力的印记保
持时刻的关注与警惕。这种意识对 “9·11” 以
来形成的文化仇外和差别宽容的全球秩序而言
尤为重要，因为公民身份和归属的单一文化与
同化理想变得更加强烈，随之而来的后果则是
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元性成为空洞的修辞，各个
国家只是在表面上对其表示尊重，但实际上并
未接受和贯彻。单一文化身份的强化也渗透到
学校系统和官方课程中，主导方向就是将社会
凝聚和融合加入欧洲中心主义的主流社会文化
中，将其他经验和观点边缘化。鉴于此，考虑到
全球化移民及其不同的知识网络，有必要将现
有的学校课程纳入跨国主义和跨文化主义这一
更大的波及面中，否则学校课程尤其是西方国
家的课程将会继续强化国家和领土的固定性以
及文化领域边界的狭隘观念。

首先，作为占主导地位的欧洲中心主义和

社会同化课程的替代选项，以跨国主义和跨文
化主义为框架而设计的课程，反对当下学校课
程所采用的传统欧洲中心的知识基础，主张促
进课堂中更多的跨文化交流以扩大学生的知识
基础。同时，它也为学生提供参与其他历史、科
学、语言和文学叙述的机会，在历史、文化和地
理多样性的基础上确认并合并多种观念，目的
是让学生 “体验到学校空间与他们生活空间更
相关也更有意义”，增强对知识和权力纽带以
及对跨越文化与地理边境的人口流动问题的理
解。[29]

其次，跨国主义和跨文化主义框架将课程
与文化、语言和身份转换的观点并列。这一框架
超越了 “以边界为中心” 的文化、语言和身份的
概念化观点，将课程从 “对差异性的赞扬” 转变
为 “在跨国和跨文化的社会空间内 （即便他们
的身份认同是变化的），移民者是如何与性别、
人种、族裔和阶层等不平等权力关系纠缠，又
是如何主导与被主导的”。[30] 这种对流动性身份
的理解会在学生中形成 “一种对他人开放的观
念……从而能将自己想象成他人，产生新的归
属，并跨越文化、语言、宗教、种族和人种的交流
与界限”[31]。

此外，跨国主义和跨文化主义课程框架的
价值取向并非是将移民同化到移居国的主流
社会、文化和教育规范之中。相反，它倡导建立
一个包容性的全球化教育体系，承认并肯定文
化差异和多样性是一种积极有用的财富。这些
财富可被视为确保来自不同文化和社会群体
的个人，在文化、政治和教育机构中都能拥有
充分参与机会的一种手段。它跨越了学校课程
中文化和种族的非政治与标准化观念，为学生
形成民主空间，让他们对歧视、成见和社会不
公进行反思。这对于培养学生成为博识的、积
极的世界公民，为建设公正平等的世界秩序具
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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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Canadian Multicultural Curriculum in the Transnational 
Era: Based on Transnationalism and Transculturalism

Abstract：  In the age of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policies which have been 

implemented in Canada for a long time are facing new challenges and problems. The researchers critically analyze 

issues in the official curriculum of Canadian public schools, such as Eurocentrism, homogeniza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and celebratory multiculturalism. These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nd opinions contributes a lot to re-

examining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ransnational mobility, how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influences 

the identity, acculturation and social integration of transnational immigrants and their descendants is worth studying. 

It is necessary to revise the existing curriculum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ransnationalism and transculturalism.

Key words： Canada;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curriculum revision; transnationalism; transcultur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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